
责任编辑：卢恋秋 联系电话：59963228 E-mail：lulianqiu＠sinopec.com 审 校：张春燕 版式设计：张晨朔2024.4.28 星期日4 文 学

朝阳随笔朝阳随笔

诗诗 歌歌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市口路 9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总编室：59963392 □ 报刊发行：5996320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239号 ●印 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报 价：□每月 16.50元 □零售每份 0.80元

黄 卿

满山的杜鹃怒放时，大别山区的野茶到
了最佳的采摘期。

从小在大别山区长大，儿时我会跟着外
婆采茶喝茶。野茶长在山野，山上云蒸霞蔚、
雨水充沛，野茶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由自
在，随着山野吹起的风，摇曳葳蕤。渴了，饱
饮露水山泉，饿了，吸收日月精华，在大自然
的僻静处，孕育勃发，顺应天时，不被打扰，不
被污染。

靠着大别山区独特的生长环境，野茶的
品质和药用价值要远远高于人工种植的茶
叶。有诗曰“幽借山巅云雾质，香凭崖畔芝
兰魂”，就是对大别山野茶生动的描述。

野茶采回家，要经过两轮自然杀青，不揉
不搓，用农家的铁锅炒制后，再用果木烧制的
炭火烘干保存。用山泉烧沸泡之，茶汤碧绿，
香气扑鼻。

采野茶对于我是快乐的，外婆带着我，天
蒙蒙亮就动身。我们祖孙二人，一人一根竹
竿，一边走，一边拨弄着前方的草丛，裤脚会
被山间的晨露打得透湿。钻进深山老林，压
根儿分不清东南西北，多年后，我仍好奇外婆
为什么从来没有迷路过。

采野茶不能用竹筐、竹篓，要用土布缝制
的口袋，袋口能收紧，以避免枯枝败叶混进茶
叶，此外还要不时地打开布口袋透气翻动。
外婆时常担心我跟不上，我却每次都能帮她
采到茶叶。饿了，祖孙二人坐在小溪边，啃一
口蒿子粑粑，掬起一捧山泉，有说有笑。

野油茶、野草莓、野杜鹃互相攀附，争夺
向上的空间，野山茶散落其间，墨绿的老枝、
嫩绿的新芽，亭亭玉立，招人喜欢。人迹罕至
的老茶树，运气好能采一二两，小茶树能采三
五个芽头。我和外婆有时辛苦一天日落摸黑
回到家，最多也就能采三四斤的鲜叶，四斤鲜
叶才能炒出一斤茶。

外婆今年 92岁了。这辈子或许只有在
人生最后的归途才会重新回到老家的深山，
那里有家族的坟地。在她和我的聊天中，常
常回忆起大山深处山风徐徐、溪水潺潺，漫山
遍野盛开的杜鹃艳丽馥郁，幽香的兰花会在
山谷里悄悄地绽放，香味染透了山间，还有那
再也喝不到的野茶。

（作者来自中石化壳牌石油）

崔军峰

白昼与黑夜，你的身影如炬
四季的轮回，你的脚步坚毅
可爱的倒班工人，像循环往复的压缩机
守护着日月，守护着装置，守护着希望

烈日悬在上方，炽热无风
树叶耷下脑袋，塔林映照红光
你穿梭的身影，燃烧青春
汗水如雨流淌，闪烁劳动者的光芒

冷月挂在夜空，刀刻寒风
树枝开满梨花，塔林涂上冰霜
你坚定的眼神，燃烧热血
汗珠成冰滚烫，铸就劳动者的荣光

太阳倦了，藏到黑夜
月亮累了，躲在白天
你倦了累了，没有停息
你是那轰鸣的机泵，朝气蓬勃
你是那燃烧的火炉，发热发光

你是日的启明星，你是夜的七彩光
每个清晨，播种力量
每个傍晚，照亮方向

你是冬的春花，你是夏的凉风
在季节的换热器中，谱写倒班的华章
在时空的分离器中，编织工人的梦想

我赞美我赞美，，倒班工人的奉献和付出倒班工人的奉献和付出
白天和黑夜白天和黑夜，，在坚守中交接在坚守中交接，，无怨无悔无怨无悔
我歌颂我歌颂，，倒班工人的坚毅和执着倒班工人的坚毅和执着
春夏与秋冬春夏与秋冬，，在轮转中向上在轮转中向上，，铸就辉煌铸就辉煌

（（作者来自洛阳石化作者来自洛阳石化））

李 晓

我在这个城市已经搬了 4次家。
现在住的这个老小区，以石化职工居多。

这是个只有两幢大楼的小区，对面马路上种着
“胡须”披挂的小叶榕树，那是树的气生根。小
区里面栽植了合欢、樱花、百日红、白玉兰、银
杏树，我时常下楼散步，享受着四季树木花草
气息的供养。

住了不到一年，我对这个小区就有了一种
归属感。小区不大，邻居之间大多认识。我与
小区居民们的交往，从在楼道、电梯的点头之
交，到可以在一起闲聊、串门、吃饭，彼此把心
门打开了。

我平日看起来严肃深沉得如出土的兵马
俑，实在让人难以接近。小区的保安老牟首先
打破了局面。有天，老牟在保安亭里看见我腋
下夹着书报匆匆走路，主动招呼我：“李主任，
上班啊？”我回答：“是的。”从此以后遇见老牟，
他就称呼我为李主任了。

我在单位并不是主任职务，我对老牟的这
种称呼又不便拒绝，但心里还是有愧，于是写了
篇《李主任》的文章在报纸副刊发表了，这反倒
让“李主任”名声更大了。我没有把发表文章的
事情告诉老牟，不过后来才明白，老牟其实知道
我不是单位的李主任，他喊我“李主任”是基于
我相貌上的原因。想来也是，我老家那些人，碰
见城里上班的人，口头上的称呼大多是“局长”

“经理”“处长”这些，感觉只有用上这些称呼，才
能更好地交流。

此后我到小区散步时，与老牟等几个保安

的关系也亲近起来。我发现，对小区人家的熟
悉程度，非这几个保安大哥莫属。比如，保安老
刘告诉我，某楼层的朱某某，常喜欢半夜醉酒回
家，有天深夜看见一个瘦小男子开车把他送回
来，扶着把他送到电梯口时，朱某某突然呕吐喷
了瘦小男子一身；某楼层的许大爷喜欢半夜起
来唱京剧遭到邻居投诉，后来睡不着的许大爷
夜里就到楼下来来回回走路……这些保安大哥
的眼睛，比小区里安装的监控还敏锐。

老牟更是一个有心人，他送给许大爷自己
老家的茶叶，陪他在小区里聊家常。有一天，
老牟对我说，许大爷的儿子在上海安家了，他
的老伴儿去世后，许大爷一直不肯去上海随儿
子一家居住，许大爷说，房子里老伴儿的气味
还在，怎么忍心离开。

后来，老牟把许大爷的事情告诉给了那个
投诉的邻居，那邻居顿觉自己做得不好，还说

“许大爷愿意唱就唱吧”。有天，这个邻居敲开
了许大爷的家门，端去的是一碗热腾腾的羊肚
菌鸡汤。自那以后，再也没听见许大爷深更半
夜起来唱京剧了，许大爷还说，住在这个小区
啊，邻里之间得相互体谅才好。

前年的一天，我见小区一个老太太推着一
个坐轮椅的小男孩，老太太眼圈发黑、眼神浑
浊。保安老郑告诉我，小男孩才 9岁，患进行性
肌无力症，父母离婚了，父亲去了外地打工，丢
下孩子让奶奶照料。有次，我走近那孩子，孩
子仰起纯真的小脸，喊我“叔叔好”。我问他，
上学了吗？孩子摇摇头，眼泪吧嗒吧嗒往下
掉。我的心痛了。

第二天上午，我联系了一个做教师的朋

友，咨询孩子能否上学。朋友回答，像这种孩
子上学难度太大了，得有专人照料。朋友说，
他可以找时间上门给孩子做无偿家教。

现在，朋友上门做家教已经坚持一年多了，
小男孩聪明好学，还用认识的汉字加注拼音给
妈妈写了一封信。孩子的这封信，让当年离开
他的妈妈肝肠寸断。去年秋天，孩子的妈妈回
来了，一个破碎的家，因为孩子的呼唤而重圆。
现在，我看到推着轮椅的是他妈妈和奶奶两个
人了。有天遇见孩子,他对我说：“叔，我的作文
能在报纸上发表吗？”我当场同意，行，肯定行。

去年春节，由小区里平时在一起跳“坝坝
舞”的几个大爷大妈倡议，邻里之间在一起欢
欢喜喜吃个团圆饭，信息发到小区居民微信群
后，迅速得到邻里响应。一个在酒店做大厨的
小区厨师，特地请假回来做菜，那天，我参加了
通过众筹资金举办的小区团圆宴，有 30多桌宴
席，差不多每家每户都来了人。那是一个令小
区人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春节。我发现，团圆
宴后，小区里的邻里碰见后，眼神里流露的是
温良和善的光芒。

城市仿佛一棵大树，小区是它的一个枝
丫。栖息在同一个“枝丫”上，共同享受着它绿
叶里的呼吸，沐浴着绿叶里的阳光，这是对邻
里之间美好缘分的珍惜和拥有。

（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

蒲红霞

4月间，东宝山上，莺啼燕啭，紫云英如繁星
般铺满山坡。远远望去，荆门石化石蜡装置就掩
映在青翠山峦之中。

记得我入职的那一天，也是在这样一个季
节。车间党支部书记领着我，走在四周环山的马
路上，又转入岔道，穿过几道蜿蜒的铁路线，来到
石蜡装置。最初接触压缩机，是被岗位师傅姚维
良带过去的。刚跨进压缩机厂房，我就被压缩机
宏伟的“身材”、运行中发出的轰鸣声所震撼。

“书本上的压缩机都只是平面的，立体的压
缩机原来是这般模样。”现实让我在不经意间对
书本进行了全方位拓展。

压缩机本体是个组装的钢铁设备，长约4米、
宽约2米，高约2米。靠近压缩机时，师傅扯着嗓
子喊着和我说话，我伸着脖子侧着耳朵，努力地
贴近才能听到他的讲解。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我的压缩机操作工生涯
拉开了序幕。

“开机，先要检查油位、出入阀门，再检查高
压部分、冷却系统……”要检查的地方多，大大小
小上千处。我跟在师傅身后，努力记住他的每一
句话，模仿他的每一个动作，以期可以早日驾驭
这个庞然大物。

多少次我都想实战演练一把，可心里又忐
忑不安。终于有一天，在师傅的鼓励下，我生
涩地按动了压缩机的开机按钮。“呜——”巨大
的轰鸣声逐渐变得平稳。这个一度令我生畏
的庞然大物在我的操作下启动了，虽然浑身的
肌肉紧绷，手心里几乎攥出汗来，心里却满是
喜悦。

三个月后的一天，知了贴在厂房顶棚肆意鸣
叫着。

我和师傅刚一启动压缩机，排气温度就迅速
上升，很快就自保停机了。

“天气炎热，可能是后冷系统的水泵跳闸
了。我上二层平台检查，你在下面继续操作，如
果没有什么问题你赶紧开机。”很快，师傅处理完
故障，催促我开机。

我终于迎来第一次独立操作。“首先，待压缩
机的排气温度降至正常，按启动按钮，待压缩机
油温升起来，缓慢打开油冷却考克调节油温，待
油压升起来，调节油压考克控制油压差……”偌
大的厂房里，我自言自语重复着师傅教给我无数
遍的话，学着他的动作，眼睛盯住压缩机显示屏，
用微微颤抖的手紧跟着开机节奏快速调节。全
神贯注！屏住呼吸！压缩机的声响由小变大，逐
渐淹没了知了的叫声，“呜——”终于平稳运行起
来。我成功了。

第一次独立操作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在
以后的操作中，无论遇到多么困难、多么棘手的
事情，我都会以这次经历来鼓励自己，镇定地理
清思路，再从容不迫地进行每一项操作。

十几年间，石蜡装置实现了国产螺杆压缩机
替代进口螺杆压缩机，我也从最初的新手成长为
操作能手、技术比武冠军，还带了徒弟。

多年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转岗从事油槽
岗位。四十岁的年纪，再次从头学习新的岗位知
识并不易，但凭借岁月里积攒的可贵经历，我无
惧“风雨”。时至今日，我又转岗成为一名新闻工
作者，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用心记录石化工人，用
情讲述石化故事。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岁岁
年年，我相信，那些美好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
里，滋养了大地，会开出下一季花。

（作者来自荆门石化）

由陌生到熟悉由陌生到熟悉

小区温度

春泥
徐 红

每天清晨打开朝北的窗子，映入眼帘
的不再是黛色大龙山，而是两幢新崛起的
高楼。我一直想弄明白，遮挡我视野的究
竟是被叫作“左岸名居”，还是被叫作“晶海
花园”的楼群。今晚，踏着夜色，我要出门
去看个究竟。

我从安徽六安来到这个叫安庆的城市
已 40多年了，对这座城市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一种气息，意味着你在边缘徘徊、游
离、张望、探寻，抵达不了核心，仅在城市的
指尖或脚尖翘望。

2009 年的冬天我受邀参加堂弟的婚
礼，回到故乡六安。一路见闻，一路感慨，我
终于明白，离开故乡，就永远走不回故乡。

我惊异地发现，六安整个城市在几十
年时间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除
了一座接连另一座新的楼房，再没别的。
我有点遗憾——找不着历史印记、没有历
史痕迹的城市，让人有点断片的感觉。

我在出租车上不断说着六安城的关键
词：鼓楼大街、北门下洼、灯光球场、六安电影
院……出租车司机是个70后，对有些地名有
点感觉，有的却很陌生。小时候看电影演到
台湾人回故乡，满头白发、手捧热土、老泪纵
横的情景很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六安
人了，情感上是依恋的，但内心版图上没有
了，旧的记忆全被新的面貌刷新。六安于
我，由熟悉到陌生。

我把情感转回到安庆，才知道，虽然我
不是安庆人，但已经像一棵树一样深植在
安庆这片土地上。

1979年，我们全家从六安搬到安庆，住
在地势很高的地方，远远地能看到安庆石
化炼油厂的夜景。父亲对我们说，期末谁
考试成绩好，就带谁去看炼油厂。

那年年底，我们姐妹几个考试都位列
全班前几名，父亲兑现了承诺。他领着我
们从炼油厂大门进去，还看了炼油厂的夜
景。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最高奖励。我们看
到了高塔林立、管道纵横，听到了机器轰
鸣。父亲说，你们以后好好学习，谁学习
好，谁就能考进这个厂，这些机器和大装置
就听从谁的指挥。

多年后，我真的来到了炼油厂。我先
从仪表工干起，看到了仪表车间精英们的
敬业，后来，又被分配到宣传科，参与了很
多大装置投产的新闻报道。

1988年 10月，聚丙烯投产成功，我和
同事都在现场采访。同事的妻子要生产
了，而聚丙烯也要投产了，他选择坚守在一
线采访，征求我们意见给孩子起个什么名

字好，我们大家同时说，叫丙烯，张丙烯，有
纪念意义。多年后，我们回味这段往事，都
会心一笑。

至今，我的抽屉里还保存着一张发黄的
报纸——1988 年 10月 22日的《安庆石化
报》第三版，有我写的《总工们的情怀》和《无
声的微笑 默默的奉献》两篇新闻通讯。前一
篇写了多位高级工程师为20世纪80年代二
期工程作贡献的事迹，后一篇写了当年炼油
厂食堂诸位师傅们的幕后奉献。

我写到这里，惊觉我曾经的工作在安
庆石化，我一路成长和奋斗在安庆石化，我
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一切都在安庆这片
沃土上。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上，都有走过
的路、接触过的人，以及环境这诸多元素在
萦绕。应该说，一个城市让人有亲密感，一
个企业让人有归属感，都来自一种情感认
同。

我由衷地喜欢上了安庆。有人在路边
公园的花坛前唱黄梅戏，很多散步的居民驻
足欣赏，我也驻足，并送上了掌声。我想，起
源于湖北黄梅县的黄梅戏，在安庆已经扎
根了，我大概也是如此吧。

从晶海花园大楼路过的时候，我看了
一眼，终于知道，就是这座新楼群，遮挡了
我眺望大龙山的视线。

（作者来自安庆石化）

散散 文文

采野茶

春之花。 秦子心 摄

倒班工人

石化小夜曲石化小夜曲。。 姚桂梅姚桂梅 摄摄

油港夕照油港夕照。。 刘刘 斌斌 摄摄

石化之美石化之美••


